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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苏草原上的云昭苏草原上的云
□孤 岛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大峪悲歌（组诗5首）

（军休三所）峭 岩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本侵略者以无耻的谎

言血洗冀东潘家峪，全村1230人、1300间房屋，毁于枪弹火烧。

那天尸横庭院，火烧骸骨，惨不忍睹。至今残墙破壁，焦土碎瓦，惨

象依存。参观者无一不怒火中烧，义愤填膺。我等祭拜，声泪具

下，谁不愤之？慨之？

潘家大院上空，有一朵云

踏进的第一眼就看到

山峰上那片云，不散的云

仇与恨凝聚的云，站立的云

它笼罩我的村庄，腑视山峦河水

云根扎在我的心里

云脉贯穿田野与家园的心脏

美轮美奂己不是它的外衣

铭记倒是它存在的初衷

云里缭绕着刀枪喷溅的火烟

飘渺里有孩子老人孕妇少女

一岁至八十岁生命惨烈的叫声

流动的血还在倔强的燃烧

豺狼的面孔还在狰狞

豺与狼刀与火同谋的活剧

奷杀着古国山村的文明

这是在那里哟？

豺狼来自何地？

热闹的春节变成一片哀嚎

喜气的腊八迎来一片凄泠

太阳旗遮住冬日的阳光

洋枪大刀挥舞着野性

山村集结着恐怖，恫吓，死亡

心与心等待着一场噩梦

屠杀开始于一声口令

屠杀结束于一个笑声

笑声，带着狰狞，带着快意

看婴儿怎么从孕妇的腹腔滑出

看老人怎么把断腿抽回裤筒

把一个男孩从高墙狠狠摔下

把少女一个个奸污成玖瑰花的凋零

还有一把火，在冷风里狂作

洒了煤油的柴草，毒蛇的心肠

噼啪地烧着，尸体卷成焦状肉球

生命在生命的悬崖滚动

大院，堆粮纳凉的地方

大院，爷爷奶奶修犁纺线的地方

大院，牵牛花绽放的地方

瞬间变成屠宰场

罪恶，野蛮，兽性，大行其道

弹穿活体，血溅残阳

野兽荷枪，得意洋洋地走了

丢给村庄一笔深仇大恨

冤魂化云升上天空

坚守着仇恨，凝聚着人心

七十年，星转斗移

山风吹来又吹去

山庄上空那片云不化不散

瞩望着历史的回答

朝四座墓丘致哀

我走近大悲的时候

正是深冬，松柏灰暗成铅块

凋零的狗尾草蒺藜藤覆盖着墓丘

远山从东方围过来

示意这里有个泪点

四座墓丘屹立在时空里

在时间之外，大悲之上

静默

这时，心会立刻下沉下沉

浮躁与虚荣化为乌有

只有脱帽，低头，敬礼

才是最完美恰当的表达

朋友

你见过几百人合葬的吗

你见过有头无身不分男女合葬的吗

你见过首身分离手脚分离合葬的吗

你见过按年龄大小分类合葬的吗

这里，潘家峪

四堆黄土，1230人，碑上无名

敌人夺去的鲜活活的生命

在四座墓丘里安魂

我已无泪

再多的泪也洗不清亲人的疼痛

泪水化作火种吧

在心里生根

辛存者

胡子蔓延老脸，今天的沟壑

是当年父亲的青春

是当年母亲的花季

是当年哥哥的

是当年弟弟的

是当年姐妹的

他（她）们一一

惨烈在日冠的凶狠里

偷活在死者的尸体下

至今，没忘母亲护孩的姿势

侥幸中活了，死里逃生

是战争牙齿掉下的米粒

亦或大水冲上岸的鱼

死亡夹缝里的芽苞

长成山里的脊梁

他想种好户册上的土地

为父母，为兄弟

把日子擦净，把生活敲响

给世界看，给时间看

每天，他拎着大山的耳朵

把田野村庄点亮

对峙的目光

一个是逃命的

一个是追杀的

他逃窜着，跨过死尸

他端着枪，瞄准目标

两个生命突然相遇

生死就在手指之间

突然，他站定了，选择了勇敢

突然，他放下枪，神情有些茫然

一个徒手赤足，硬在那里

一个依墙而立，软在那里

目光对着目光，对峙着

仇恨对着仇恨，对峙着

时间凝固了，村庄死静

心率停止了，没有声音

就这么对峙着，火与火

就这么对峙着，恨与恨

徒然发现了对方，小小少年

徒然发现了对方，小小鬼子

都这么年轻，青枝绿叶

都这么俊美，绿柳白杨

视线外，有死者的尸体

视线内，有伤者的呻吟

少年疑惑了，为什么不杀我？

小鬼子迟疑了，我为什么杀你？

枪之外，他看到了兄弟伙伴

死之上，他想到了生命的可贵

小鬼子首先撤回了目光，转身

少年依然等待，等待死亡

小鬼子倖倖地走了，有泪光的味道

少年转身逃跑了，死亡没有死亡

走亲者归来

走时，天刚亮

留下的吻在妻子的脸庞

回来时，没找到家门口

一片狼籍，村庄死了

村庄死了，豺狼走了

走亲者幸存了，不是唯一

他来不及高兴，也没有眼泪

砍刀磿了又磨，磨出了火

2015一1一23访潘家峪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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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有过湿地，且规模可观。

远远看去，水气氤氲而葳蕤一片。

喻为水生植物的天然博物馆，也

不算夸张。因而，水禽和昆虫们，

把它当作自己的乐园，是理所当

然。其中有一种水鸟，乡人叫

做——查干得格力。查干，即白

色。得格力，即独腿站立者。其中，

体积较小的那一种，在平日里，喜

欢把一条腿曲缩于腹下，仅以一

腿立于水中，有点作秀的意思。独

腿站立，是它的绝活儿。就是一流

芭蕾舞演员的平衡术，也无法与

之抗衝。它，就是白鹭。乡人所说

的——查干得格力。

在湿地水面上，低飞着大小

不等的白鹭，是常有的画面。据说

它们并非同一家族成员。资料称，

其中有大白鹭、中白鹭、小白鹭、

雪鹭等种类。但它们有一点是相

同的，那就是浑身的羽毛均属乳

白色。白得干净，白得优雅，白得

无可挑剔。它们飞起来轻盈如棉，

一旦遇风，便可逍遥于天。因而我

们编着童谣唱：“得格力，得格力，像一团絮

棉，野风一起，就飞上了蓝天……”它们升空

时的飞姿，美妙若仙，让童年的我们好奇也着

迷。于是，就有很多形容词生于脑海。然而，大

多一闪而逝，失于无形。后来学到了汉语文，

初次读到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

行白鹭上青天”。就佩服人家诗句的简约和美

感。平平常常的7个字，经过人家一剪辑，就

把白鹭诗意升空的美姿，自自然然地呈现在

读者面前。既生动又形象，既贴切又勾人心

魂。相比之下，我们只以棉絮来形容，则显得

笨拙了许多。

后来，离开家乡闯荡四方，才发现，在数

量和群飞的规模上，北方的鹭群，无法与南方

的相比。这当然与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优

劣有关。记得有一年的仲夏，我在南昌郊野的

水面上，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野鹭在水面

飞翔，我惊愕不已。它们群飞时的气势，使我

想起，起起伏伏推向天涯的无尽草浪。它们的

姿态，那样地壮阔而优雅，仿佛与水天溶化在

了一起。而它们落于枝头的画面，又如斯安

静，使我顿然生疑：或许，那不是鹭，而是正在

含苞待放的千万朵白玉兰。

家乡的鹭群，活动范围显然没有南方的

大。它们很少离开湿地和湖面，飞

到草地或山林中去。偶见落于稻

田里的，也不过寥寥几十只而已。

秋风一吹劲，就展翅南翔，一夜之

间就消失得无影亦无踪了。啊，这

里只是它们稍作休憩的驿站而

已。

对季节格外敏感，是家乡鹭

群的一大特点。秋色一显，它们便

活跃起来。在微凉的秋水里，嬉戏

追逐，一改往日独立水中的静谧

状态，好像服用了兴奋剂似的。腾

空落水，落水腾空，呱呱地叫，也

不知说一些什么，更不知那种表

现，是在传达喜悦还是离忧？我觉

得，因为依恋这片秋水而心生惶

惑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依恋北方

的辽阔与空旷，也一定是它们心

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吧？

李白有诗云：“白鹭下秋水，

孤飞如坠霜。心闲且未去，独立沙

洲旁。”这一时节的白鹭，有些好

动，也显得心神不宁。传说查干

得格力是思凡的一群仙女，她们

熬不过天上的寂寞，偷偷下得凡间来。王母

娘娘思女心切，派得秋风前来，催促她们速

速启程。这些，当然只是人们的联想和推测

而已。将它们的迁徙之旅编织成神话来传

讲，也是一件美事。那一句“一行白鹭上青

天”所描摹的的画面，的确让人联想仙女们

在归途中的飘然。

一临8月末，家乡的天气便开始冷峻起

来。白鹭们便成群结队地、有先有后地飞离这

方湿地，飞离依依不舍的北方大野，悄然南

归。于是，家乡的湿地，就显得寂静无声。不见

了鹭鸟们的身影，我们也感到寂然无趣，心中

少去了不少的欢乐。因为，少去了它们独腿而

立的点点剪影，水面也显得凄凄然、空空然。

这时的苇丛，给人的感觉，尤其冷清而单调。

古人将此禽称之为鹭，一定有他们的道

理，而且路字在上，鸟字在下，是在说明，路在

空中的意思吗？我没去查过有关资料，宁愿给

自己留得一份遐想空间。美好的联想，总使人

的内心丰富而有情。诗歌艺术的绵延，也与抒

情和联想有关。因为，凡美好事物，往往都会

化作圣露，点点滴滴、无声无息，来滋养我们

凡尘中这一颗疲惫的心，有一个词汇，叫做潜

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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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的号角 唐一禾 作

陪母亲回乡陪母亲回乡
□□王保忠王保忠

母亲总念叨着要回村里的老窑院去看看，5

年了，这成了她最盛大的一场心事。在我，自然理

解，那是她一把泥一把土捏起来的帝国，怎么可

能不惦记呢。然而，我们却合着伙劝阻、拦挡，就

是不肯让她回去。毕竟，老窑院是个还没有愈合

的伤口。5年前，与恶症搏斗了8年之久，却终也

没有逃过劫难的大哥，被大嫂、二哥和我运送回

村，在窑院里办了丧事。这一切，都是瞒着母亲进

行的，谁都不敢让她知道。事后，都觉着还得瞒下

去，等过上几年，她脑子不好使了，糊涂了，或许

就不再追究了。谁料，母亲却常常问起大哥，那些

日子，一说话就抹眼泪，这大约就是母子间的心

灵感应吧。知道扛不过去，最终，我们还是如实对

她讲了。

不让母亲回去，我们有诸般理由，最要紧的

是，怕她回去后，睹物思人，被老窑院撞疼了伤

口，像当年那样锥心刺骨地恸哭一番，而后又大

病一场。毕竟，她已经82岁了，用老家人的话说

是，土早掩了半截脖子，这景况，又怎禁得起大的

折腾？

母亲却固执得很，总是说，总是说，那是我的

家呀，你们不能老这么拦着，一眼都不让看吧？我

都这个样子了，还能再活几年，非得等死了才回？

近两年，“死”这个字眼，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她的

话语系统里，有时我们听得厌烦了，会以为这是

她打击儿女们的一件利器，其实，在她，却是风烛

残年、体弱多病的一种心境。母亲的另一个理由

是，窑洞里还放着她的装老衣服，必得把它们取

回来。我说，不是给您新买了一套吗，取那干啥？

她摇摇头，那也是新的呀，一天没穿过，怎能扔那

儿不管了？拿回我冬天就穿。我自然是吃惊不小，

那是装老衣服呀，您好好的，穿？她说，那又咋了，

又不是别人的。我摇摇头，窑早塌了，想取也取不

出来了。母亲不信。

这一次回来，听说我会多待几天，母亲马上

又提起了回乡的事，说了一次我装作没听到走开

了，她又站到我眼前，说第二、第三次。我有点不

耐烦了，等秋凉时再说吧，这么热的天气，中了暑

咋办。她也不高兴了，冬天你说会冻感冒的，让我

夏天回，夏天来了，你又说怕中暑，推推靠靠的，

到底引不引我回？不引，我自个儿坐车，你真当我

回不去？看她那架势，这次是铁了心。

从县城到我老家凤羽村，也就二十几分钟的

车程。

过了桑干河大桥，南岸绿树丛中的村庄便扑

入了视野。眼下虽是雨季，可我打小就熟悉的这

条河流，已软弱得像一泡牛尿，再没了六七十年

代浩浩荡荡的气势了。偌大的河湾，挤满了水草，

绿毯似的一直铺向了天际，其间有一群群放牧的

牛羊出没。

在桑干河南岸一带，作为乡政府驻地，我们

村也算个大一点的村庄了，这几年虽说走了不少

人，然两条主街道上，歇凉和打牌的人仍坐了好

几伙，只是，面孔都熟得不能再熟，且皱巴而苍老

了。从进了村的那刻起，母亲就眼巴巴地望向车

窗外了，我知道她在找寻什么，尽可能地放慢车

速，后来索性停在了一伙人前，也好让她从容地

打打招呼。然她仍觉着不过瘾，身子扭着，头几乎

是探出了车窗外。我觉着她这样子太费力，倒不

如下了车好好呱嗒上一会儿。妻会意，扶她下车，

安顿她坐到了人群中，她自然是有些高兴了。

母亲和人们呱嗒时，我和妻到南头去找六

叔。希望他能劝劝母亲，回院子看看可以，窑洞是

千万不敢进去了。

六叔叹了口气，也是的，都塌成那样了，还进

去干啥？

他过去也在我们那条巷子住，窑院早塌了。

我们那排窑洞都是上世纪70年代碹起的，有17

户人家，是村子里最长的一条巷子。那时，这里是

村庄的中心地带，前一排便是供销社大院和两个

门市部。90年代以来，随着村庄的逐渐南移，这

里成了北头，一些户家在南头盖起新房后便搬走

了。六叔和大文哥都属这种情况。如今，17户人

家，搬得只剩了3户。有了新房，旧院的功用充其

量也就是圈圈羊、堆堆柴草了，很少有人再当回

事去照管。母亲在村时，大文哥的窑洞先就塌了，

先是紧挨我们的一间开了天窗，过不了一年，一

场大暴雨之后，堂屋和东窑也塌了。六叔的窑洞

也是那两年坍塌的，他和大文哥的院子仅仅隔了

一个门。

商量好后，我们便去三叔家。老窑院的钥匙，

自从母亲离村后，一直由三娘保管着，有时她会

过去照看一下。

三叔的院子，从前作为正屋的三间窑洞已推

倒了，因为很快要建房，也就没有砌围墙，和村街

连在了一起。站在院当中，能看到后面出村的水

泥路，以及路旁那两行挺拔的白杨。路北偏左的

巷子里，刚走了个人，一个还不到60岁的叫拦弟

的嫂子，鼓匠班子的吹奏声没个遮拦地刮进来，

说话得大着嗓子。三叔一家现住在两间西房里，

那是多年前搭的防震房。

我们进来时，母亲也刚进了三叔的院子，由

三娘扶着上西房的大炕说话。

说了一会儿话，母亲催三娘找钥匙，引我们

回老窑院。

一进巷子，就看到了我家那棵探出墙头的老

柳树，因为再没人修理，那绿色的头发婆挲得有

些乱，成了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了。这树，其实是

一根鞭杆长成的，也不知是我们兄弟谁插到墙根

下的，插时无意，没想到春天里却活了，几十年，

腰杆粗壮得竟然两只手臂都抱不过来，树冠呢，

庞大得像一件错综复杂的事件，就是探出墙外的

枝头也能搭起一大片荫凉。当年，母亲和邻居们

就坐在这片荫凉里聊天。

三娘开了街门，院子里密密麻麻高高低低的

各种杂草就扑进了视野，草丛中点缀着星星点点

或红或白的野花。

这是我家的窑院吗？

母亲还没进城时，院子里便是有一根细柴棍

也会被她拾起，更不允许杂草胡乱蔓上一院了。

每年，她还会赶在雨季前请人将窗顶泥上一遍，

几场雨过后，窑头若是长出草来，她会搭着梯子

先爬上墙头，再从墙头爬上窑头，将上面的草拔

得一棵不剩，拔过的痕迹，她会小心地一脚一脚

踩平。没有了草蔓的牵扯，下了雨，窑仓出水就利

落了，不会被洇湿。我们回来后听说了，就会责备

她，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自己爬上去？不小心跌

下来怎么办？正因了母亲的呵护，那些年，我家的

窑院，在村子里一直都是最齐整的。后来她离了

村，最初几年，每年仍会在春季回去几天，花钱请

人将窑顶再泥上一遍。夏天，她也会回来住上一

段时间，将院子里冒出的草拔掉。她一直认为，这

老窑院才是她的家，城里那小鸽笼根本不是。

现在，也就锁了5年，院子就成了这个样，都

不知怎么进去了。草，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俨然

成了这个帝国的主人。

母亲在门口怔了一会儿，拄着拐杖，慢慢慢

慢朝着这已经荒废了的国度走去。

满院的杂草中，最惹眼的是两株秀挺的蜀

葵，一株站在东窑窗前，一株守在西房窗前，此

时，红的花开得是说不出的惊艳。母亲爱花，从

前，她在院子的东墙根下专门辟出两个小畦子种

花，种的便有这蜀葵，她把它叫作大波花，还有一

种是牡丹。东西两窑的窗台上也养着好几盆花，

每到夏天，窗前便是花团锦簇了。她搬走后，这花

便枯了，那凭空钻出的两株，大概是散落在地上

的种子被风传播过来的吧。明年，这落寞的院子，

是不是会钻出一大片艳红的蜀葵，这就不得而知

了，即便钻出来，又有谁欣赏呢。

三娘立在窑门前开锁，却半天鼓捣不开。六

叔挤到前面，试了半天也不行，问是不是撬了它。

我说窑洞也塌了，锁不锁一个样了，六叔便出去

借工具。我看了看，不仅仅是东窑，堂屋和西窑都

塌了。东窑塌得最厉害，窗棂上的绿漆仍很新鲜，

窗户纸却破了，下面几孔玻璃被泥水糊了个严严

实实，只能从破了的窗户看到隆起的土堆和陷进

来的天光。大文嫂说，可能是我家窑塌了，连累了

你们。她家旧院在我家东侧。这个因素，我想自然

不能排除，可也不全是，没了人气，甭说几间土

窑，不是连偌大的江山也会垮掉吗？

六叔回来后，几下用钳子将门撬开了。一看，

窑顶塌出一个大窟窿，一仰头能看到窑头上的

草和裂出伤口的蓝天。当地堆了一大堆土，几乎

将东西两窑的入口塞住了。窑门开了后，母亲谁

的劝也听不进去了，坚持着要进到里面，我们吓

唬她窑顶塌下咋办，她反安慰我们，好几天没下

雨，能塌了吗？我们说东西我们去拿吧，她说你们

根本不知道放在哪儿。她拨开我们的手，倔倔地

进了堂屋，我们提醒她别绊倒了，她倒好，居然靠

着拐杖的支撑，从土堆边绕过去了，直奔后墙那

两个洋箱。我们只得跟了进去。她开洋箱时，六叔

朝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看住她，我去东窑把

相框摘下来。

相框里有大哥的照片，这我自然知道。

然这时候，母亲也对我发了话，去，把东窑的

相框拿出来。

我一听心里就着了慌。

六叔看了我一眼，从门口的土堆爬了进去，

东窑几乎都塌了，当地是一个更大的隆得高高的

土堆，几乎是没有下脚的地方了，然从门口还能

看到那两个相框，一个砸下来反扣在了下面的桌

子上，一个还挂在墙上。墙上那个，那么多照片

里，最醒目的是我大哥的半身彩照，那是他在天

津服兵役时照的，二十出头年纪，着军装，英武，

帅气，嘴角挂着微笑。他就那样微笑着望着我们。

六叔匆匆摘下墙上那个，又捡起桌子上那个，然

后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去外面接着，我从窗户递

出去。我匆匆出了窗洞，我们都不希望母亲看到

我大哥的照片。六叔从地上的土堆下来，又爬到

炕上的土堆，从前，被母亲擦得锃亮的铺炕的大

红油布早被掩埋了。六叔站在土堆上，头几乎顶

住了窗前还没有塌陷的窑顶。他打开窗户，将相

框送出来，我在外面接了，放到了窗台上。扣在桌

子上的那个，玻璃粉碎了，照片被雨水粘在了衬

纸上。我一张一张往下抠照片，因为担心母亲出

来，下手就急、狠，有几张因为粘得太紧，都快被

我撕破了。

这些照片都是亲人的，有我爷爷奶奶的，父

亲母亲的，也有我们全家每个兄弟的，那里有年

代的气息，有过去生活的痕迹。若在平时，我会仔

细地一张一张抚摸，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让它

们变得光亮些，然现在，我只能草草地将它们整

在一起了，我担心母亲出来看到，更害怕她看到

大哥的照片。

等我收拾好了放到车上时，母亲也出来了，

她从堂屋倒腾出了两大包东西，其中一包便是她

的装老衣。包袱皮落满了尘土，看着又脏又旧，大

文嫂看着我说，不如把外面那层扔了吧。大文嫂

帮我把包袱打开，里面有一块红纱巾，她用它将

衣服包了起来。也难怪我母亲总惦记着，这装老

衣确实好好的，丝绸的棉衣棉裤，薄而轻。母亲自

是看在了眼里，怎么扔了，好好的怎么扔了？

她又让六叔把窑门锁了，她盯着他锁好，似

乎里面还藏着什么贵重东西。

原以为锁了门，事情就算了结了，母亲却忽

然出了声，那两个相框拿上了吧？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母亲看了我一眼，再没吭声。这会儿我才明

白，她心里其实明镜似的。相框里有她大儿子的

照片，这她自然知道，她只是不去点破而已。进了

老窑院，大哥的影子或许就在她眼前晃荡了，可

她却一个字都没提，就那么忍着，撑着。她可能也

知道，必须忍着，撑着，她得为自己争口气，不能

受到儿女们的责备，不能让儿子们说，不让回偏

要回，看看，回去一次身体就垮了。当然，我想，她

心中的疼痛，应该也减轻了，被时光之水冲淡了。

时光是一切苦痛的拯救者。谁都需要她的拯救，

否则，我们还怎么往前走？生活总得继续呀。

然而，母亲的脸上还是多了些黯然。

出了老窑院，三娘又把大门锁了，把我的留

恋也锁了进去。

门一合上，那倒塌的窑洞就在里面了，满院

的荒草就在里面了，还有那开得惊艳的蜀葵也在

里面了。我们曾经的岁月都在里面了。或许，这是

母亲最后一次回乡，最后一次走进我们的老窑院

了。装老衣服都拿走了，她还会再回来吗？就算回

来了，又往哪里住，不是都塌了吗？

在大门口，在那棵老柳树探出枝叶的土墙

下，妻用手机给我拍了几张照。我知道，这或许是

永远的纪念了，母亲不回来，我还能再回来吗？

一朵云出现……之后，又一朵朵姐妹云依次排

列在天空。

我没有见过这么悠闲、飘逸的云，穿着洁白的

连衣裙，天使般成群歌舞在草原、森林之上，雪峰之

上，乃至我们仰望的目光之上。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巫山

的云，我没有见过，不知是如何地神奇，竟然一下子

让人看轻了天下所有的云。

但我见过南方的云，不是在蓝色晴空里抹上一

道道、一丝丝白色的高远的印迹，就是在雨后与雾

浸染在一起绕山三匝，多情地不愿离去，然后就是

在天气转阴时黑云压顶，带来新风老雨，直到一连

数天，日月都懒得睁一下眼。

我也见过深山里的云，常常如白鹤般藏得十分

幽深，而一旦穿着黑衣出现，又是那么凝重神秘，让

人想起拉下脸的黑衣主教。

这些，都没有昭苏草原上的云朵那么鲜明，那

么让我着迷。

站在昭苏大草原上，我时时感到四周有无数双

目光赤裸裸地注视着我。我有些紧张。我不知应

该藏到什么地方才能躲避这一团团或白亮或乌黑

的目光注视。她们仿佛就在离我很近很近的天上，

我急得想抓，伸手却怎么也抓不到她，甚至无一点

反抗她的能力。

云朵就在我的四周，以那种温柔的、火辣辣的、

野女子般的力量，从另一个更高的世界注视着我。

我觉得昭苏草原上的云总是那么多，一群一群

的，而且是那么浓厚、丰腴。她悬空在天地交接的

地平线上空，像一块块巨大的、变幻无常的水晶石，

在光影交错中，闪烁出明暗对照的雕塑美。

她们或亲或疏地聚在一起，静静地甚至有点危

险地悬浮在那里。但你却不用担心哪一天她们

会突然掉下来，砸碎我们的头颅或意识里的某个

念头。

不会的。

云朵就是云朵。她们没有身体的重量。

云朵从没有粮食、肉、酒、烟的贪欲，将自己喂

养成一个大腹便便的贪官，然后落入监狱或地狱。

云是天上的佳人。

“云从龙，风从虎”，昭苏草原上的云，似龙之女

儿，与龙一样瞬息万变，即使最神奇的魔术也会相

形见拙。

在昭苏草原这么一个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绿

地上，我们一会儿头顶阳光，一会儿却身淋大雨。

“瞧，天边飘来了一朵云，一朵雨云。”当昭苏人说完

这句话的时候，雨就被云朵们炸弹般抛却了下来，

“炸”得羊群四散、马群乱叫，人群抱头鼠窜。

可是，你还没有完全从这昏蒙中清醒过来，乌

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果不是草上的水珠、路

边的浑流作证，你还以为刚刚只是做了一场梦呢。

在昭苏，很少有阴雨连绵的日子，也没有太阳

当空照的常晴天。有一位在昭苏住过40年的老居

民告诉我，他一生中见过昭苏最长的晴天，是连续

14天的日照——在新疆许多地方，尤其是南疆，十

几天连续不断的晴天是一种常态。昭苏这年出现

了罕见的大旱，连永远年轻、湿润的草原云朵也忽

然间老得有些苍白，有些起皱了。

在昭苏，草原是天山和乌孙山共同搭起的大舞

台，几千年下来，演出了突厥人、乌孙人，以及汉家

女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等无数英雄美女的恩爱苦乐

故事，直到今天只留下几十个草原石人，零星地散

落在舞台边沿，像贝壳一样祭祀着失去记忆的历

史。而今天，新的昭苏人又在出演新的悲喜剧。

那些天上的云朵则永远是看客，她们永远年

轻，永远美丽，她们在更高的地方走来走去，俯视着

草原上的一切变化，或怒或喜，偶尔也掉下几滴风

雨的眼泪，让草原感动一下，然后又复归于千年前

的平静。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